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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中 的 立 秋
吴晓波

立秋， 像是个性子慢腾腾的汉子，
不急不忙地走在乡下的田野上，阳光依
旧热烈，蝉声依旧聒噪，凉风藏在荷花
叶子底下、竹木丛中，只有早晚时分，四
处才传递出秋的消息。

每每立秋时，父亲像大多数农人一
样，在田地里忙碌耕耘着。 在南方，水稻
大多双季作业；立秋时节，早稻刚收割
下市，晚稻刚插秧完毕。 经历过一场“双
抢”大战的田野，看上去有些凌乱却又
处处充满生机。 收割的干黄稻草东一处
西一处，散落在田埂上、沟坡边，还没有
来得及归拢成堆；趁着天好，赶在秋雨之
前，父亲要把它们一一捆成捆，一担担往
家挑，然后再码成垛，那可是老牛冬天过
冬的食粮，父亲一点也不敢马虎。

水稻中， 数中稻生得最为壮实了。
立秋前后，正是中稻打泡抽穗期 ，站在
田埂上，都能听得到中稻大口贪婪吮吸
水的声音；早上刚灌的水，一个日头下
来，到了傍晚时再看，就下去了一大截。
刚插下的晚稻秧苗，生得绿油油 ，它们
都是父亲心头的“娇小姐”，那是万万断
不得水的。 除了归拢稻草，父亲最操心

的就是给稻田放水了。 父亲拎着锄头，
走东头，串西头，起早贪黑给水稻引水。
此时，各家各户的水稻都缺水呀 ，哪一
块稻田没有及时引上水，父亲都会急得
吃不下饭。 在老家，有“立秋雨淋淋，遍
地是黄金”之说。 立秋后，能够酣畅淋漓
地下一场雨， 给中晚稻储备足够的水
分，那是最大的福祉了。

立秋时 ， 母亲大多时候背着喷雾
器， 在棉花地里同讨厌的棉铃虫作斗
争。 一地的棉花长势喜人，正处在保伏
桃、抓秋桃的关键期，除了防止棉铃虫的
袭扰，还要给棉花打顶、整枝、去老叶、抹
赘芽，这些工序一样都不能少，以减少烂
铃、落铃。 这样，棉桃才能正常地成熟吐
絮，到了秋后开出雪白的棉花来。母亲一

边给棉花掐枝打顶，一边在心里盘算，老
祖母床上的过冬被子旧了， 等这地棉花
一下市，该打一床新的了；多余的棉花，
再挑到集上卖掉， 给我们兄妹一人裁剪
一身得体的过年新衣裳。

素有立秋“贴秋膘 ”、“啃秋 ”之说 。
年迈的祖母深谙其理，变着法改善着我
们的伙食。 一个个老南瓜吊在院墙上，
东一个，西一个，风一吹，黄得耀眼。 祖
母把它们摘下来，堆在院中。 老南瓜赛
猪肉，在锅里一煮，上面漂了一层南瓜
油，绵软可口，一吃就是一大碗。 老南瓜
多了吃不掉，聪慧的祖母会把它们煮熟
拍成泥，然后在锅面上两面一煎 ，又焦
又黄， 也就是城里人爱吃的南瓜饼，祖
母把它当点心让我们兄妹吃。

祖母侍候庄稼的本领一点也不亚
于父亲母亲， 每年都会在菜地辣椒、茄
子下面套种上一种菜瓜。 这种菜瓜又长
又大，全熟了，滚了一地。 小时，西瓜价
格高，农家人通常吃不起 ，祖母就把这
菜瓜剖了给我们当西瓜吃，又香又甜又
解渴。

立秋了 ，瓜果满园不说 ，祖母种的
黄豆荚也熟了。 祖母常说，这嫩黄豆是
最养人的了。 每天，祖母都会从地头上
拔一些黄豆荚抱回来，然后端个小凳子
往院中一坐， 一粒一粒把黄豆荚拨成
米。 嫩炒黄豆米，是我们小时百吃不厌
的一道菜。 嫩黄豆打鸡蛋汤也是常有，
鸡蛋在汤盆里漂着黄彩带，黄豆在下沉
碧绿莹莹；光是这看相，就有些醉人了。

“一叶梧桐一报秋， 稻花田里话丰
收。 虽非盛夏还伏虎 ， 更有寒蝉唱不
休。 ”在乡下，立秋后面还有“秋老虎”
呢。 乘着“秋老虎”的猛劲，庄稼还要狠
狠地长上一拨， 农人们还要稍作休整，
迎接一场更大的丰收。 孩子们还要把暑
假的尾巴泡在水塘里，听一听未尽的蝉
鸣呢。

山 居 感 怀
程晋仓

住家久了， 偶尔外居， 实难以入睡。 其实， 夜宿山庄
比家里寂静许多。 春季夜晚， 舜耕山南麓的洞山脚下安静
得很， 甚至可以听清楚虫豸们的对话低吟。 房屋北枕着逶
迤群山， 窗户正对葱郁的山麓， 四周是茂密森森的树林，
入晚夕阳西下， 这里除从山坡上流泄而下的阵阵林涛声之
外， 唯有偶尔啼叫的山雀和淙淙作响的山泉了。 或许， 夜
深人静， 地处林木深处， 愈加引发独处的幽思。 已是知天
命的年纪了， 还有何事可想呢？ 回首已走过的路， 自解得
失， 善处顺逆， 随缘自适， 安心为本， 知足常乐， 兴致使
然， 于是推门信步， 绕行到山坡下一泓清涧边， 伫立岸前
思潮如涌。

风瑟瑟地响， 天上黑云翻动。 倏忽， 东边天际发亮，
云块渐散， 一轮金黄的月， 像硕大的铜镜挂于山顶， 清晖
洒遍深山幽谷。 月宛如一位绝代美人， 撩开薄薄轻纱， 姗
姗步入视野， 谦和大度。 这月兴许是为我而来， 让我一下
子便拥有了群山、 清泉、 森林、 月光， 还有这山坳旷谷里
清新脱俗富含氧离子的空气， 不禁为之自豪。

山路弯曲有致 ， 有高有低 。 月亮羞羞答答 ， 躲躲闪
闪， 时隐时现。 参天大木， 耸峭山峰， 幽深峡谷， 啁啁雀
鸣， 有潺潺溪水的参与， 让山路在路灯里变得明暗相间，
山重水复。 行至明处， 月光如水， 豁然明亮， 若饮沁心的
酒， 甘洌醇清。 行于暗里， 群峰突兀， 怪石嶙峋， 霎时昏
暗， 观之森森然。 转过陡坡， 一小丛竹木郁郁葱葱， 在风
中鸣响， 此情此景， 勾想翩翩： 世间万物， 均有自我个
性， 明暗皆有美意， 生生不息， 顺其自然， 方是文明。

漫步山道是一种别样的享受， 峰回路转， 不经意间竟
绕到了那泓山泉边。 一簇山溪小涧曲曲折折地缠绕着汇聚
成湖湾， 或狭或弯， 或宽或窄， 相互连着不断。 几处湖湾
均大概百余尺宽， 周边是自然的岸坡， 有的已用平滑的石
块垒砌起来， 并高高低低地围圈， 桥跨处雕刻有好看图纹
的石栏。 晚风拂起， 吹皱湖里的清水， 水中的月亮便宜动
起来， 点点亮斑， 如精灵跳跃， 分不清是月色还是水色。
但清亮的微波漾开， 却是真真切切， 有条不紊。 水从我旁
边流过， 撞在溪涧的几块石上， 激起白色的小花， 在月色
中熠熠发光。

在墨玉与银子交融的光影里， 顺着浅浅而下的溪水踩
着台阶， 坐在湖边， 有清泉洗心， 感天地情怀。

人生是一种美好，自由地来，自由地去。 似那跳跃的溪
水、流动的浪花。 山溪边的树错落有致，然不失挺拔，苍茫月
色透过曲枝撒落，在涓涓的溪流上变成斑驳陆离的碎银，余
韵岂不正是一首闪光的诗:“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潺潺溪水声中，月亮和树枝相互浓抹淡写，诗情更加浓郁。
农耕时代的剪影在我的脑海里仿佛清晰可见， 现代化以后
却难以找寻了。 清泉旁边之所以静宜引人，不就是人生对大
自然的那种向往吗？ 把属于人类的月色、清泉、石头，还有那
青翠欲滴的结木竹林，深情地揽胸入怀，这要求还不至过于
苛刻。

夜月下面对隐隐约约的舜耕山主峰， 把心静下去、 静
下去， 静到极处， 似静到永生永世， 这使我通体清澈， 万
虑皆空， 如莲花般沉寂……

百年老油坊 陈 宙 摄

制伞工匠 郑国民 摄

梦 回 军 营
邹 冰

八月常做梦，梦里回军营。
军营是一幅画，一河流水潺潺而下，我是

俊俏的士兵，在戈壁滩的哨位上站哨，一抹金
色的斜阳，涂抹在洁白的云彩上。 远处驼铃声
声，一匹骆驼由远而近，裕固族少女在夕阳里
朝我走来。

山静，沙默，风住，蓝天白云，天是深邃的
一面大海。 梦里忽然起风，漠风如刀，沙粒眯
眼，狂风骤起，四周一片寂静，沙漠里不知名的
小虫在鸣叫。 忽地，我在漆黑的夜里行军，口渴
难耐， 远处驮水的毛驴的铃铛声越来越近；忽
地我涂成红脸蛋，上台笨拙地表演节目；忽地
一个人轻声哼唱思念家乡的歌……

八月的梦像蒙太奇。 梦里遇见你，戈壁大
漠上升起灿烂的阳光， 一湾河水静卧在天边。
你从水边走来，阳光从你的发梢透过来，你的
发梢镶起金边。 你是戈壁滩上移动的一张彩色
相片。 在酷热的三伏天，在杳无人烟的戈壁滩
上，你的形象在我的眼睛里逐渐放大。

你从远处走来，你的出现让三伏的天气一
点也不热。 训练场因为你的到来，变得温润凉
爽，像一阵微风刮过来。 战友，你是从我的梦中
走来的？ 你的形象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我常常
一闭眼就能看见你的样子。 你从远处一直朝我

走来，走得很艺术，很矜持，一直走啊走，走不
到我的面前。

我揉揉眼睛， 这回看清了， 你赤足走在水
里。六月的黑河水湍急，水面上热，水底下冰凉。
你右手提着胶鞋， 腾出左手撩一绺耷拉下来的
头发。你把军帽咬在嘴里，腾出手来把头发挽起
来塞进军帽里。 你一趔趄，一头乌发不受约束，
头发从军帽里跑出来，瀑布一样倾泄下来。

记得你给我说，我是温柔的，不是坚硬的钢
铁。 是的，你笑起来嘴角上翘，眼睛细眯起来成
了两道弯月。我在训练的时候，记得你是有酒窝
的。 你脸颊鼓圆之后，酒窝就会变得不明显，你
不笑的时候酒窝就会出现在你的脸上。 你微笑
的时候，那个酒窝在你的脸上看不见了。

你一直说没有酒窝，难道是我看错了？ 我
真的没有看错，你不高兴的时候，那个酒窝就
会出现，一对浅浅的酒窝在你的脸上。 你的表
情和你的内心是相反的。 我看见酒窝的时候，

你内心是不高兴的；酒窝不见的时候，你脸鼓
起来，酒窝就不见了，你是高兴快乐的。

我在班里训练女兵，我和你在一起训练有
半年的时间，我其实看不透你的内心，你在我
的眼里一直活泼快乐。 那一天，你是从黑河欢
快的渠水里走过来的，你双手提着胶鞋，不是
提在右手里的。是吗？你先是提在双手里的，后
来交在右手，你提鞋的样子像在渠水里嬉戏的
男兵。

梦里，你的样子定格在这个画面中，镌刻
在记忆里，我不敢拿出来示人。 那个感觉是私
密的，不能让别人知道。 但是，你说你是知道
的，我不信。 我离开军营的时候，你脸上挂满泪
水，军帽在手上使劲挥舞。 我脸上没有泪，我尽
量睁大眼睛，用力想记住你的样子。 月台上，你
不敢上前和我说话。 你给我写了一封信，塞进
我的口袋里。 我用手捂住口袋，尽量让自己保
持平静，我睁大眼睛，拼命想记住你留给我最

好的样子，我把你的模样烙铁一样烙在我的脑
海里。

在东去的列车上，我终于忍不住，躲在角
落打开你的信。 你在信里称呼我为大哥，你不
称呼我上士班长。 信里说我严肃、苛刻，我说话
的腔调有浓重的关中泥土味道。 我把额头说成
颡，说你雀颡戴不上王帽。 我嘲笑你帽子太大。
我批评你，你的颡圆长得好是不？ 人家排队你
为啥不排队？ 说你颡圆吃得开，你颡大事情想
得怪多。 你的信里夹一张你演出的照片，你演
的是《女炊事班长》。 你在信中说，自己演出的
那些让人捧腹的台词， 全部出自我平时说的
话，夸我是一个语言学家。

后来，你那张舞台上的照片我一直夹在书
里，没有翻动。 每年八月，我的梦里，你不是舞
台涂油彩的样子；你的样子阳光、率真、活泼。
你在我的记忆里，有温度、有力量、有追求。 你
的脸是鼓圆的，你微笑，你生气嘟嘴，一对浅浅
的酒窝在脸颊上若隐若现。

梦里的戈壁滩上出现一道彩虹，你赤足走
在水里，提着胶鞋。 战友妹子，你从远处走来，
你阳光的样子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 我在梦
中惊醒，蓦然已泪流满面。

战友妹子，你好吗？

蓦然回首的诗意
刘荒田

工作加诸的压力有多大，童真给他
的片刻欢愉就有多强烈。

春天， 从微信朋友圈看到两幅照
片，是生活在海南岛的一位文学教授贴
的，其一，摄于火车站外，加说明：“深夜
的海口东站，目送从末班车下来的倦怠
旅人。 ”其二，摄于马路，加说明：“立在
旁边的糖胶树，垂绦掩面，像是羞于见
人的弃妇。 ”作为主体的作者并没现身，
也不曾把此刻的心境道出，然而，发暗
红色光的站名和影影绰绰的树，主调的
凄冷不言而喻，借此可推断刚走出车站
的作者的心情。 我还揣测，这一刻他既
无心于抓拍， 也想不到有值得拍的景
物，猝然撞见，随即把飘忽的诗意攫住。
这一动作，近似“蓦然回首”。

“蓦然回首”有两类：一类为“众里
寻他千百度”，目的明确，劳心费时，结
果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另一类是
无意而得，只要辛弃疾词中的“那人”换
为“诗意”。人间以后一类居多，理由是：
像才子李贺一般， 外出时驴背挂 “诗
囊”，一有发现便记在纸上，储存起来的
“诗痴”，为数极少。 而况，过分功利，给
自己下死命令：写不出不准睡，未必奏
功。 不如放自己一马，忘记诗，敞开心，
诗意反而暗度陈仓，教你大吃一惊。

后一类有讲究， 一须充满偶然性，
排斥摆拍。 二须“回过头来”。 倘若你义
无反顾，身后的一切自然与你切割得干
干净净。还有一层，尚未形诸文字，虽是
想象却顺应逻辑：双方的互动。回到“寻
他”去，如果你找了“千百度”，终于发现
他，跑过去，从背后一把抱住或抓住他
的肩膀，那是“剃头担子一头热”；如果
她的“回首”不早也不晚，和“他”的目光
碰个正着， 那交会直如天际的闪电，刹
那间划破黑暗，一片敞亮！

“桃花人面”这不朽的典故中，书生

崔护清明节到城南踏青， 路过一桃花环
绕的人家，叩门求饮。一美丽女郎打开了
门，给他一杯水。我以为，崔护喝了水，把
杯子还给伊人，拱手道谢，告别之际，“蓦
然回首”不可缺少，不是她拿着杯子往屋
内走时，就是崔护离开时，两者的视线不
期而遇，爱情才爆出最初的火花。

不说写诗，人生的趣味也往往在漫
不经心的“蓦然回首”中。我漫长的记忆
链条上，所悬挂的，总是小饰物一般的
场景。比如，冬日乡村的黄昏，一面青砖
墙壁上，落满灿烂的晚照，忽然，一个拄
杖的身影印在上面，缓缓移动，发丝镶
着带晕的金边。 然后，是一个小女孩踢
起的毽子，流丽的弧形；中年的父亲，嫌
陶做的水缸太小， 自己砌一口方形水
池。 他买了水泥、石灰、砖头，花了一整
天，最后，在砖面批荡，成功了。本来，他
不该那么性急， 让水泥自然而然地干
透，但听信邪说：池子盛满水，水泥才干
得快。他照办了。次日早上一看，水池全
部崩塌，厅堂全是水渍。父亲站在池边，
搔头自语：“怎么可能呢？ ”我和弟妹们
哈哈大笑；追随一滴荷珠的滚动，跟踪
一片悠然飘着的梧桐叶；“保证不看”却
不时偷瞥小孙女写的信，被她“抓获”；
最冷的夜晚，木柴在壁炉里噼噼啪啪地
响着，我靠近火光读里尔克的诗，火的
舌头在脸上乱舔……诸如此类，往往如
一支镶上金刚钻的笔， 划在玻璃般透
明、平滑的心上。

有一年炎夏，我在国内居住，小河
边走着，看到穿马甲的后生，坐在落羽
杉的浓荫下，拿起一根草梗，逗弄一群
蚂蚁，满脸是陶醉。这是午后，他刚为送
餐奔忙完毕。 工作加诸的压力有多大，
童真给他的片刻欢愉就有多强烈。意外
地，我从他的举动获得诗意，尽管是二
手货。

今天只赏花
张君燕

朋友们都接到了大鹏打来的电话，
邀请大家周末去他家赏花。 “所有的花
都开了，栀子花、兰花、茉莉、百合，连仙
人掌都开花了。不看简直是一种遗憾！”
大鹏兴高采烈地说。

大鹏喜欢养花，为此，他专门租了
带小院的房子， 不大的院子里种满了
花。 上班之余，大鹏会精心打理他的花
儿，浇水、松土、施肥、捉虫……当然，这
只是大家从大鹏口里听说的，或是在朋
友圈看到的。要说大鹏喜欢养花也不是
一天两天了， 从来没专门请人赏过，这
次为什么突然邀请大家呢？朋友们不约
而同地想到了这个问题。

周末，朋友们如约而至。 大鹏把小
院收拾得干净整洁， 还预备了一些茶
水、零食和水果，俨然一个小小的赏花
会呢！ 院里的花开得果然热烈，各有各
的美，各有各的香气。

“苏轼说得好啊，惟有此花开不厌，
一年长占四时春。 我这月季花，月月都
开，从不间断。别看它没有牡丹富贵，它
的地位也是不可取代的，少了它，该少
了多少风景呀！ ”大鹏指着月季说。

华子盯着那些开着红色、黄色、白色、
粉色花朵的月季，似乎若有所思。片刻，他
开了口：“这些月季真不错……对了，大
鹏，上次那个项目，你确实出了不少力，这
两天我跟领导说说， 给你争取多一点奖
金。 ”华子是项目组的负责人，他想，可能
这段时间他忽略了大鹏的感受吧。

大鹏正在喝水， 忙摆手：“好好的，
怎么谈起了工作？ 今天咱只赏花。 ”说
着，大鹏放下水杯，又给朋友们介绍起
了栀子花，他说这盆栀子花来得可是一
波三折。

有天上班路过一个小花市，大鹏一
眼就看中了一盆栀子花。 因为时间紧

张，赶着去上班，大鹏想着等下班后再
去买，没想到，那盆栀子花却被人买走
了。就在失望之时，竟意外与之重逢，之
前买走栀子花的顾客不想要了，来找小
贩退货，大鹏这才有机会将这盆栀子花
搬回家中。

“花能失而复得， 可有些东西错过
就是错过了，不可能再挽回。 与其叹息，
不如转身大步往前走。 ”小兰看着大鹏，
幽幽地说。

小兰的话让大鹏有些不知所措。 他
对小兰是有过好感，但因缺乏勇气又犹
豫不决，错过了这段缘分。 不过，他早就
忘了这段往事，小兰咋又提起来了呢？

“嘿嘿……”大鹏尴尬地笑了两声，
招呼众人，“赏花，赏花，继续赏花。 ”

慌乱中， 大鹏瞟到从各个犄角旮旯
里钻出来的太阳花， 于是说：“太阳花的
生命力特别顽强，有阳光就能尽情绽放。
平时我没有特别留意， 它们居然都找到
了自己的位置，已经长得如此蓬勃了。 ”

大鹏的发小拍了拍他的肩膀，叹口
气说：“兄弟，你独自在这个陌生的城市
生活，一定有很多心酸和不易。没事，不
管遇到啥事，兄弟永远支持你。 ”

发小煽情的话让大鹏摸不着头脑，
这不是赏花嘛？ 怎么又扯到他身上了？
大鹏承认自己真的慌了。他偷偷观察着
众人， 发现大家的表情似乎都意味深
长，顿时失去了分享的欲望，开始感到
惶恐，胸闷，喘不上气来……

“哇，这么多漂亮的花，还有这么多
好吃的，太棒了！ 等会欣赏完，你得送一
盆花给我。 ”这时，实习生玲子姗姗来
迟，她跑到这盆花前看看，又凑到那盆
花前闻闻，还拿出手机不停地拍照。

大鹏如释重负， 脸上恢复了笑容：
“好，好，尽情欣赏，咱今天只赏花。 ”

车 如 马
草 予

城市里，也有马，有驴。 它们是自行车，或电瓶车。
我们小区楼下，车停得满满当当，活像一个马

群。 人进屋，马从不进屋。 人回家，车也只会停在屋
外。 马有马棚，车也有车棚。 马，见过夜晚繁星，车，
也见过月光如水，它们接受又欣赏黑暗。 人走到哪
里灯亮到哪里，灯一关就是梦乡。

早出的人，从车群里把车推走，像把马从马圈
里牵走。 晚归的人，把车推进车群，像把马牵回马
圈。 主人没有外出，车就站在楼下，动也不动。 主人
在家，马也不会乱跑。

有的人只愿骑自己的车，马也识主，忠主的马
不愿效劳他人。 车骑旧了，还跟着主人，那是一匹老
马。

人，骑车在街巷出没，到了目的地，把车一停。
马，就从一处被骑到城市的另一处，拴了起来。 跑遍
整个草原的马，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家门外。 穿过整
座城市的车，也会回到自家楼下。

城市里，一队队共享单车，像列阵的马，有的被
牵走，有的被牵回。 它们，是城市的游牧一族，跟着
人们南行北往，东迁西徙。 马在草原，逐水草而居，
车在城市，随需而行，都是在顺应秩序。

人挑车马，跑得快，用得久，才是上品。 车马却
不挑人，胖也好，瘦也好，同样效力。

车如马，车又不如马。 人再爱一辆车，车也不会
懂。 人爱一匹马，马会懂。

懂，是灵魂之间的默契。

父亲的犁田哲学
王继怀

我的老家在一座大山的深处， 那里是林区，为
了解决吃饭问题， 祖祖辈辈在大山里开垦了梯田，
用来种植水稻。

父亲是犁田的好把式。 他犁田不怎么用鞭子，
也不怎么吭声，可不管什么牛，不管有多烈，在父亲
手里都会变得很温顺。 年少时的我常在田埂上看父
亲犁田，看到他那般轻松自如，我也很想像父亲那
样犁回田试试。

机会终于来了。 那年我正在上初二，在一个星
期天，我给父亲送牛草。 父亲有些累了，正坐在田埂
上休息，我便向父亲请缨，想“一试身手”犁回田。 我
家老黄牛头上有一对像扁担角似的角，我们亲切地
称它“扁担角”。 那天我对着它说：“扁担角，我给你
喂过草，你可要听我指挥啊。 ”然而，我原以为简单
的犁田却无法进行下去， 犁头在泥土之下不听使
唤，而我的好朋友“扁担角”更是不买我的账，把犁
架掀翻在地。

看到我窘迫难过的样子， 父亲从田埂上起身，
来到我身边对我说，犁田是门技术活，需要掌握技
巧。 父亲说：“牛是有灵性的，要犁好田，首先要心疼
牛，爱惜牛。 牛鞭不是用来打的，是监督和鞭策用
的。 犁田的人对牛要有敬畏感，才能让它‘不待扬鞭
自奋蹄’。 犁田时要用心，眼手脚并用，深浅匀称，不
能深一犁、浅一犁。 扶犁的时候眼睛要瞄着拖头，不
能东一犁、西一犁。 ”

在父亲手把手的耐心教学之下，我总算学会了
一些犁田的基本技巧，但与父亲的娴熟比起来还差
得太远。

回家的路上， 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
其实人生就如犁田，很多事情看起来容易，真正做
起来就很难了，做人做事要常怀敬畏之心，对每件
事每个人都要用心用力认真去对待。 ”

人生如犁田，父亲的犁田哲学让我至今受益匪
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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